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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警察的卑微与尊严
□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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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小说集《绝招》，收录了土家族

作家刘少一的10篇作品。总体上来说，这

些作品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精神与

艺术魅力。作者以平民的立场与视角，盯着

生活现实进行深入开掘，再加以诚实、真切

地讲述，掀开生活与心灵的帐幔，揭示惯常

的美丑与潜隐的规则，讴歌了美好的理想

与正直的品格。这让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既

收获审美的愉悦，又得到生活的启示与道

义的力量。

在艺术表现上，作者不虚饰、不做作、

不矫情，这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

关系真实生动，内部结构真切自然。这都说

明，作者深入生活，忠于生活，积累丰厚，尊

重自己的感知与体验，在素材的提炼、故事

的编织上遵从艺术的规律。

在小说《假发》中，某局政工室的在聘

人员皮志远德才兼备，具有很强的写作、宣

传才能。该室主任从爱惜人才和工作需要

的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希望解决皮志远的

编制问题。但是，阴局长首先想到的是解决

好亲信司机毛弟巴的工作，对皮志远的诉

求利用权术设阻，一拖再拖。而且，他把心

思主要用在自己儿子“假转干”和“假调动”之上，全然

没有顾及工作大局，也没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境界。

这都严重影响了部门人才生态与工作优化。作家帕慕

克曾经说：“小说价值的真正尺度必定在于它具备激

发读者感觉生活确实如此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假发》的确彰显了这样的艺术魅力。人情、潜规则

与法治、规约的冲突，是无以规避的现实。

现实主义小说往往讲究真实的细节、简洁的风

格。有志向的作家，总不能忘记向经典作家作

品学习。在《绝招》中，对警官仇如钢形象的塑

造，没有说他天生就“高、大、全”，而是在一点

一滴的工作细节中讲述他的成长。在与二楞

子、柳歪歪的周旋斗争中，体现出仇如钢的责

任、专业、睿智与教养。作品既写仇如钢在工

作中的智慧与精神上的光亮，也揭示他性格

上的弱点。

阅读《绝招》中的作品，会使人想到鲁迅

先生的作品，以及契诃夫的《套中人》《一个小

公务员之死》、莫泊桑的《项链》等。例如，读到

《假币》中某局长弹烟头、打哈哈的习惯情态，

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形象刻画很相类。当

然，小说集《绝招》中的作品与人物，并不是在

刻意模仿那些大家的作品。在时代性、异质性

等方面，《绝招》都体现了自己的艺术独特性。

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的态度和倾向，一

般不是直说的，而是潜隐在情节叙述与人物

刻画上。小说精到地呈现个别生活领域与工

作部门人事关系的复杂与琐碎、个别领导的

腐败与私谋，但作品的总体格调是积极、向

上、乐观的。如在《假发》中，政工室主任在从

沿海某市返程的飞机上有段舒怀：“飞机钻出

云层，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从舷窗往下看，一条条公路

缠绕在群山与村庄、田野之间，将五颜六色的大地分

割成小块。公路是灰白的，山峦是苍绿的，村庄是黛青

的，田野是嫩黄的。”这美好意境的创设，源于心灵的

映射，激于理想的追求。

当然，小说集《绝招》中的作品也有一些需要提高

的地方。比如，一些作品中的人物，有脸谱化、概念化

的痕迹。这会影响到作品意蕴的深邃。

读了少一的中短篇小说集《绝招》，我感到少一是一位

不断在成长、不断在进步的作家，而且他的成长和进步是扎

扎实实的，是读者能清晰地看见、切实地感受到的。

少一是一位土家族作家，同时是一位公安作家，他的小

说大都是公安题材，具体来说，是以基层公安的生活为描写

和表现对象。他的小说首要的意义在于，它们参与拓展了少

数民族文学的题材领域。他一直以书写公安题材为己任，对

少数民族文学当前存在的题材狭窄、撞车问题的纠偏导正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一的小说可读性强，是好看、好读的小说。这跟公安

题材的特殊性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少一小说的好看、好

读的最根本的原因。事实上，以题材的特殊性来取胜，往往

是靠不住的，小说永远是以叙事的生动性、人物性格塑造的

独特性和揭示世界的深刻性来感染人的。少一小说的魅力

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它们的真实性。它们的故事和人物

是来自现实生活、符合人情人性的。

题材的真实性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很多作者都认为他

们的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是来自生活的，但作品是否达到了

艺术的真实性，这是需要检验的，检验的尺子掌握在读者手

里。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体现在它必须能扣住读者的心弦，

引起读者的共鸣，使读者从作者虚构的小说世界的陌生中

看到熟悉，从他者中看到自我。我觉得少一的小说做到了这

些，所以它具有可触可感的真实性。少一小说的力量，首先

来自这种真实性。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动实践。

少一小说的真实性，既体现在小说的故事，也体现在小

说的人物，尤其是人物的心理状态的揭示。比如在《绝招》这

一短篇中，写了一个性格懦弱、胆小的派出所所长，作者给

小说的这位主人公取名仇如钢，是有一种反讽意味的。混混

头目柳歪歪制造治安事端，对仇如钢这个派出所所长来说

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难题：所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又比柳歪

歪矮半个脑袋，且柳歪歪年轻力壮，赤脚不怕穿鞋的。警察

也是血肉，身子并不是钢铸铁打的。只不过面对生死抉择，警察比常人多了一份

职责和担当。许多东西到了该拿命换的时候让你没选择。仇如钢到了可能要拿命

换的人生节点，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扛起一个警察的担当。但他也不想无谓送死，

而是运用自己的智慧，从柳歪歪手中救出人质，随后辞去所长职务，维持了自己

作为警察的尊严。少一塑造的仇如钢这一人物形象，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达

到了典型的深度。

少一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在略显有些灰色的生活环境中揭示正义的力量。在

他的作品中，正义的力量是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存在的，最初的时候甚至这种力量

是被埋没、被冷藏的，但最终正义还是显示了锋芒，邪恶不是被战胜，就是被反

噬。比如《假发》里贪贿弄权的阴局长最终被纪委调查，《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里

的欺霸枉法的杨部长被惯于刑讯逼供的“活阎王”柱子砍死。

从少一小说的结局来看，或许也存在着因果报应、邪不压正这样的传统套

路，但他的作品还是呈现了生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是体现于作品的结局，

而是体现于作品的过程。从少一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所描写的人物，读者看到了

生活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

这本小说集也有所遗憾，或许是因为写作时间距离较长，收入的作品水平参

差不齐。有的篇章人物塑造还可往更深处开掘。比如《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里的

人物性格描写，就给人以浅尝辄止的感觉。

少一写小说是属于大器晚成一类，但从他展现的才华中，不难预言他的小说

创作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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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招》里的小说，全部是公安题材的。刘少一是警

察，以警察身份来写警察，好处是“不隔”，熟悉的题材，

写起来得心应手；难点也在于“不隔”，对自己人下手，那

要有点狠心。刘少一把“不隔”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对“不隔”带来的困难，他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

我说刘少一把“不隔”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

与他的经历有关，有他的作品为证。刘少一出身贫寒，

经历坎坷，种过地，当过民办教师、乡广播员，干过个体

户、杀过猪、收过废品……他是一个曾经在社会底层摸

爬滚打过的人。他通过自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公

安队伍中的一员，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这让他能够直

接接触基层公安干警和社会各色人物，零距离了解社

会。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如此丰富复杂的生活体

验，成为刘少一宝贵的财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20多年的公安宣传经验，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

所以他出手不凡，小说写一部是一部。他笔下的警察，

与我们之前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不同，不是脸谱

化的，带着光环的，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他们维

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但也有自己的小私心、小

烦恼。他们有着警察的正直勇敢、嫉恶如仇，也有着凡

人的胆小怯懦、世故人情。这样的警察形象可亲可信可

爱。在这本书里，10篇小说的主人公，全部是普通的基

层民警，没有一个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这正是我们通常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形象。即使是英雄人物，也跟我们

常人一样凡胎俗骨，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不隔”的优势很明显，它带来的写作困难同样明

显。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熟悉的群体，如何下笔，笔下

的“度”如何把握，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刘少一并没

有刻意回避矛盾，而是勇敢地直面矛盾，敢于秉笔直

书。他写出了生活的原貌，有温暖，也有冷酷；他写出了

人性的复杂，有善良，也有阴暗。刘少一的小说是从他

生活、成长的那块土壤里“长”出来的，是有“根”的写

作，所以接地气，有人间烟火气。皮志远是公安局从大

山里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当地有名的笔杆子，但为了解

决“身份问题”，他不得不和主任一起耍点小聪明、小手

腕（《假发》）。钱副局长一手导演了“炸药案”，明里推动

了乡政府欠款问题的解决，暗地里却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和前程（《绝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

皆是，你很难给他们贴上一个“正面”或“反面”的标签。

《绝招》是一篇小说的名字，作者用它作书名，显然

是格外看重的。这篇小说也确实写得精彩。街上的混混

小头目“二愣子”，想借派出所所长仇如钢的手杀一杀

一号头目柳歪歪的威风。仇如钢看穿了他的心思，可面

对柳歪歪劫持人质的警情又不能不管。令人哭笑不得

的是，仇如钢本人虽是警察，但身材矮小，胆小如鼠，是

警察的职责让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危险冲上去，明

知送死也得上。可他确实不是柳歪歪的对手，靠武力绝

无制胜把握。关键时刻，仇如钢使出了一计“绝招”，解

救了人质，化解了危机，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小说情节曲折生动，环环紧扣，一波三折，悬念不断，扣

人心弦，像说相声似的抖了一个大大的“包袱”，显示出

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

小说集《绝招》文字朴素而鲜活，笔法老到，结构严

谨，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略显不足的是，一些

反面人物在塑造上略显简单，有脸谱化、标签化倾向，

个性不够丰满立体，可能是着力不够，在今后的写作中

应该注意避免。总的来说，这是一部优秀作品。

刘少一是湖南文学界近些年突然冒出

来的一位土家族作家。自他的第一部小说

《凌晨脱逃》在《湖南文学》公开发表之后，一

发不可收拾。至今短短7年时间内，他便在

《当代》《民族文学》等全国20多家公开文学

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56篇，计100多万字，

并结集出版了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和《绝

招》。从创作量上来看，可谓喷薄而出，势头

迅猛。他是一名基层警察，作品出自平凡的

现实生活，又写得超凡脱俗、赏心悦目。他

的多篇作品陆续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

《中篇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转载，并获得了

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金盾文学奖”、《民族

文学》2016年度奖、首届“土家族优秀作品

奖”。小说集《绝招》入选2018年度“中国少

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少一的小说非常好读，非常耐人寻味。

他笔下的人物和呈现出来的生活，始终给人

一种饱满的乡土气息和精神质感。通读小

说集《绝招》，作者直面生活，从不躲闪。批

判与担当、挑剔与热情、悲悯与激赏，始终贯

穿于每篇作品之中，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

骨。比如小说《假发》里的主人公皮志远为

了得到一个正式编制，想尽各种讨巧的办

法，反而事与愿违，开罪了领导，差点就要回

家种田了。假如真是这样的结果，那么这世

界上就会多了个可有可无的农民，少了一个

正直善良的警察。作品中的假发是一面镜

子，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假面

具。小说《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聚焦“严

打”题材。这是个分寸非常难以把握的题

材，很不好写。少一以自己的良知和睿智，

尝试着剑走偏锋，从心灵描画的角度十分巧

妙地越过雷区，写得十分精美。

作者在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同时，

没有一味地沉溺于诅咒和谴责，总是能给人

一抹希望的亮光。《假发》中的政工室主任一

直在权力中周旋，为皮志远的工作问题奔走

游说，最终解决了问题。在《那天夜里发生

了什么》中，当年制造“冤案”的派出所所长，

长期处在忏悔之中，哪怕在退休之前也要去

山里看望当年的受害者。历史可以原谅，因

为良知未曾泯灭。

读少一的作品，感觉到这位作家的文学

感官是全方位打开的。他有全天候的视野

和不寻常的嗅觉，能够从平庸生活中捕捉到

人性的幽微和文学的契合。《没什么好说的》

写一个小偷在深更半夜光顾了一位警察的

住宅，从他的制服口袋里顺走一万多元钱。

这是一场猫和老鼠的游戏，警察被偷是对现

实的嘲讽。少一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中这种

对立和冲突的人物与事件，从而构成一种文

本张力。另外一篇小说《神算》更有玄机，乡

镇里有一个瞎子和一个派出所所长，这里发

生了一起强奸案和几宗盗牛案，其间有着怎

样的交集和纠葛？这些交集和纠葛的背后

又隐藏着多少人性的善恶？底层生活的暗

流中，谁才是真正的神算？这便是少一小说

《神算》所聚焦的问题。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始终是少一小说创

作的重要主题。《假币》中的主人公裴世贵是

个小警察，给单位领导记人情账，收到一张

假币后战战兢兢，在洞悉真相后而又因担

心说出真相会造成领导之间“友情”破裂，

而陷入矛盾纠结中，作者道出了小人物的

卑微心理。后来，事情出乎意料地解决了，

生活的闹剧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虚伪和世

情的乖张。《贵人远行》中的主人公幺叔是

一个“名声”不好的农村老人。这个离开家

乡多年、在乡亲们眼里谜一样的人物，实际

上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年迈后回到老

家，他要用自己辛苦乞讨得来的钱给村里

修一座小石拱桥，赢回自己的“名声”，做一

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人哪怕一辈子没做

好事，但只要他做过一件，我们都应该记住

他。这篇小说，让我们读出了作者内心那份

对底层人物的悲悯与赏识。

少一的写作之路还很长。他正经历着

艰难的跋涉，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一个洞悉

生活又独立思考、一个立志于用文学表达理

想与追求的作家，必定值得我们期待。

洞悉以及表达
□水运宪

12月21日，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
学》杂志社、湖南省作协主办，湖南常德市文联、湖南
石门县文联协办的“刘少一中短篇小说集《绝招》作
品研讨会”在京举行。现摘发部分与会者的发言。

2013年就读过少一的作品，那时对少一作品的现

实性印象很深。几年过去了，今天再读少一这本小说

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反映当下现实题

材的作品不好写，更不容易写好。少一是一直在现实题

材创作中坚持下来的作家，且不仅仅是坚持，是在坚持

之后，有了更可贵的进步，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少一的小说写作直面现实，聚焦自己熟悉的生活，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点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对自

己所熟悉的生活的利用程度，是决定作家写作视野与文

本高度的关键之一。显然，少一对这个文学富矿的认

知、开采与挖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少一作品一贯有着对生活中的小人物的精神关注

与文学关照。这些活灵活现的小人物，在我们的社会当

中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文学表达中较容易出彩

的，需要更多的作家去关注。作者笔下这些鲜活的个体

生命，既有人物的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在小说中，故

事的编排也是不好处理的，有时候是因为构思不足，有

时候则是因为反映的内涵单薄，但是少一以纯熟的把

握，较好地完成了这一点。生活是“写作的现实”，作品

是“现实的写作”，在现实题材创作中，要想进行很好的

转换，作家必须有一定的功底。少一的这些小说在题材

选择上，踏踏实实地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虽然小说是

虚构，但是如果不熟悉生活，是没有办法虚构的。当下

很多小说就是没有生活基础的胡编乱造。

少一的写作时间不是很长，在这样短的时间能够写

出这么多、这么好的作品，这不仅说明少一的勤奋，同时

也有对于创作的一种热情，甚至可以说痴迷。阅读少一

的这些作品，读者能感觉到少一对文学的深厚情感。可

以说，这是一个作家持续创作的重要基石。

当然，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比如小说《假发》中

的“阴局长”，没必要设置这个姓氏，以免流于表面化。

还有就是题材的雷同，如果能加入其他题材的作品，会

使整部小说集显得更加丰满。从艺术上来说，希望少一

今后的写作有艺术上的突破，包括语言、人物的塑造、场

景的安排等等。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

术，期待作者在今后的创作当中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在

艺术水准上有更大的进步与提升。

现实的写作与写作的现实
□李霄明

《绝招》是对县域小人物的聚焦与特写。作者在文本中

呈现出了县域生活中非常有中国生存模式特征的一系列故

事。作者笔下的人物带着非常鲜明的县域生活特征，他们

既是县城或乡镇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文学世界中的小

人物。正是这样一批人物的存在，让少一的小说有了非常

强劲的叙事动力，比如《假发》中的皮志远、阴局长等人

物，围绕皮志远的编制问题，众多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带着

值得玩味的计划性和行动性，原本寻常的算计和心机在文

本中被凸显和放大，小人物的存在感也跃然纸上。《耳光响

亮》中的皮一修、满政委、曾乡长，在文本中的行径显示

出自以为是的心虚和可笑，而皮一修最后的退让和妥协愈加

显示出这些人物内心的孱弱。小说文本呈现出这些小人物

的卑微、妥协与退让，在貌似和解的生存方式中透露出人性

的阴郁与不堪。因为人与命运的真正和解在于内心的宁静

与淡然，而非妥协中的苟且。

小说集中的作品对社会转型期县城和乡镇生活的现实

场景进行了深度还原，聚焦社会人生百态，通过一个个精心

编织的故事来呈现世道人心。比如《绝密》中一连串的权谋

斗争，表现人们在现实和利益面前的斤斤计较和苦心算计。

郭梦正、钱副局长、华乡长等人物，被裹挟在县域生活巨大的

网中，每一个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网中谋取着各自的利

益。《神算》中的各色人物也具有这样的色彩，每个人都试图

在辩解，都有一套自欺欺人的说辞。《假币》通过一些人对待

假币态度的叙述，讽刺了一种对于基本道德和法律的无知与

无视，揭示了人性的贪婪与丑陋。

总之，少一的小说文本呈现出县域生活的现实图景，然

而充满烟火气的叙事在接地气的同时，形成一定程度上对于

现实生活场景单向度的认知，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视角不够

开阔，文本的情感和精神向度的开拓不够。县域生存模式新

旧杂糅，传统与现代认知兼容并蓄。小人物有时候会自欺欺

人、自以为是，但是也有民间智慧的自省，以及民间伦理对于

欲望和利益的洗濯功能。这些都可以表达得更为深刻、复杂

一些。同时，叙事节奏的疏密、叙事内容的虚实和叙事文本

的留白等方面，依然还有可以商榷的空间。

每个作品的背后，都是作者无限辽

阔的生活场域。生活以其强大而素朴

的力量，为文学的有心人储备了异常充

盈的精神财富。少一小说集《绝招》中

每个人物、每个故事、每个情节，无不与

生活的律动紧紧相扣。它们既是对生

活的艺术呈现，又是对生活的莞尔呼

应。小说《假发》《贵人远行》与《绝招》

中的主角们，有着同样一言难尽的尴尬

处境，在生活的夹缝中，既满身是理又

偏偏理屈词穷。而这样看似戏剧化的

遭遇，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曾经历的人

生一幕。

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作者的心灵史，

是作者对世界、人生、社会的思考的艺

术呈现。这本短篇小说集，在一个个故

事的讲述中，传递出的是作者在多重视

域下对自己多年文学经验的梳理，以及

作者在心灵深处，面对五味杂陈的生活

时不可规避的困扰、疑惑等。这样的作

品中，往往暗藏着种种提问，而恰恰是

这些问题的提出与释疑，构成了作品的

丰富意蕴。《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中，

既提出了疑问，又进行了自我的释疑。

可以说，少一试图以写作来完成对自我

生活的精神复盘。少一的小说文本无

疑是成功的，他以故事的迂回曲折、表

述的智慧跌宕、人物的鲜活立体、情节

的意趣横生，为读者贡献了丰富的阅读

审美体验。

公安题材小说有着独特的生活元

素，并因此形成一种鲜明的辨识度。作

者笔下的人物、场景、事件，那些来自生

活深处的难言的微妙与繁复，缠绕着人

物的悲欣交织，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生

活与境遇。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

《金蔷薇》中将生活比拟为“珍贵的尘

土”，而于写作者而言，这珍贵的尘土

中，恰恰满含着文学与艺术的“细碎的

黄金”。少一在小说中既书写现实生活

带给人的百感交集，也赋予作品中人物

以理想的光芒。读者在琐细庞杂的生

活碎片中，也会看到弥足珍贵的光亮。

少一的小说自公安生活本源生发

而来，语言朴实讲究，表达机警而智慧，

在疑问中寻找，在寻找中回答，于人心

拷问中，一步步接近生活的真谛。众多

立体鲜活的警察人物形象，信手拈来而

意味无穷的警察故事，使得作品呈现出

丰富驳杂的异质性气质，并以从容的姿

态，展示出与以往公安题材小说作品中

最容易出现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本

质性差异。显然，这是作者对文学、艺

术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恰恰源于

这样的艺术考量，作者在写作中尽量做

到去符号化、去标签化，真诚地对现实

生活进行艺术表达。

多种审美元素的混合
□贺 颖

小人物与悲喜剧
□郭 艳


